
一想起学校，记忆最深的还是
院里那幢三层的小楼，水泥红砖外
墙， 在风雨侵蚀下仍然非常坚固。
小学就是在那里读的，初中到了新
的校区，新校区有小学、初中和高
中，因此，这座小楼人去楼空，兀自
荒度了几年。 到了高中时候，又回
到这幢小楼。 因为初中、高中人数
扩招，这里被重新利用起来。

现在一直后悔，读小学的时候
没有在墙上或者校门上做些记号，
这样高中时就可以寻觅这些见证，

就像老房子里有我们的许多回忆。
可惜小小年纪哪懂得珍惜这些旧
物， 看到新的校舍就飞奔而去，恨
不得早早离开旧地方。

现在懂得珍惜了，一切都找不
回来了。不过，那片杨树林还在，由
于人员稀少，草木相当茂盛，许多
水鸟栖息在那里，林子里的小路早
已被野草埋没了。 想起读书时，经
常穿过林子旁边的小路走到学校，
那时的林子没有现在葱茏，林子里
小路纵横交错，是学生们最喜欢去

的地方。 无论春夏，都是最适合看
书的地方。 清晨，随意找棵杨树靠
在它的树杆上背英语单词，或者朗
读语文课本中的美文； 傍晚放学
后， 相继背着书包在林子间嬉闹，
直到太阳快要落山才散去。

林子旁边有一个篮球场，碰到
比赛的时候，篮球场上的欢呼声似
乎震得杨树林里的叶子哗啦啦地
响， 叶片折射的光线在天空下摇
曳，像滚烫的青春一样，显出了勃
勃生机。 林子里也适合谈恋爱，但
是没有人那么大胆，就算是一男一
女想要走在一起，也多半叫多一个
“电灯泡”跟着，以避嫌疑。

杨树林是我上课时眼睛最向
往的地方，那一片绿足以令我沉静
和遐想。 那时的座位是每周调整一
次，从左往右，一组一组换，总共四
组。教室左边是操场，从中间望去，
很远的地方也有一片绿色，但是走
廊的栏杆挡住了一些视线，要站高
一点才能看到。 所以，右面的窗边
才是最佳的欣赏风景的地方。

上课时我略微斜着头，故做思
考状地望着外边，不敢过分偏向窗
外，下课就不同了，完全趴在窗台
上，伸出头去，这时更广阔的天空
就展现在眼前。 印象中窗外没有下
雨的日子，都是阳光明媚，而且都
是春天或夏天， 杨树叶充满生机；
凋敝的秋天和荒凉的冬天似乎没
在记忆里留下丝毫痕迹。

只有到了年龄稍长一些的时
候，才终于感受到了秋的气味。 脚
下铺满杨树的落叶，厚厚的，软软
的，滑滑的，踩上去咯吱作响。杨树
的树干笔直，透着青色的白，在秋
阳下，一根根地挺立着，直插向碧
蓝的天空。 踩在落叶上的感觉不是
悲伤和忧郁，而是充满欢乐的。 在
林间你追我跑，看着叶片在脚上翻
飞。

差不多冬季的时候， 落雪了，
我们就放假了。 皑皑白雪覆盖下的
杨树林是什么样子， 似乎没见过，
但在心里总是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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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向喜欢花草，就像珍爱
自己的生命一样，对每朵花都心
怀怜惜。 我认为每一棵花草都是
有生命的，即便名不见经传的野
花， 也和人类一样时刻需要呼
吸，同样值得敬畏。 每朵花开都
很美，都很精彩，即使是昙花一
现，也有一瞬令人惊诧的美。

别人爱花草，也许都垂青于
名花异草，而我却单单对那些野
花小草感兴趣，对它们的成长与
花落花开有特别期待。

那些小草， 再普通不过，路
边、草原上随处可见。 所谓的野
花，就是小时候大草原上随处可
见的野花， 名字也稀奇古怪，登
不了大雅之堂， 什么烟火头、黄
马料、小蝶花、药吊、婆婆丁、紫
茄子花、黄花，但别看名字不伦
不类，花却开得争奇斗艳，芬芳
四溢。

小时候，我还是一个草原放
牛郎，从早到晚在草原上，手握
一柄长笛，骑在牛背上，一边放
牧，一边吹奏，引来玉蝶花间飞
舞，那意境俨然神仙一般，现在
想来，还依稀感觉有些玄幻。

那时的草原辽阔，蓝蓝的天
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 百
鸟鸣唱。草原之上，蒿草丰茂，像
铺了一卷厚厚的毡子，走在上面
软绵绵的，迎面扑来的是青草的
清香。 其间，一朵又一朵淳朴的
野花交相点缀，把整个草原装点
成五彩斑斓的世界， 诗情画意，
美不胜收。 我经常和伙伴们在草
原上流连，采野花、掏鸟窝、捉蛤
蟆，做各种各样的游戏。 等晚上
回到家，还要把采来的野花插到
水瓶里，让这些野花陪家人度过
一段芬芳妖娆的时光。 对于那些
带根的花草，我则把它栽到家里
的小园中，给它浇水、施肥，让它
茁壮成长， 把美丽留在身旁，延
续下去。 那时，家里的小园里还
栽种着好几种野花，让每年春夏
的小园姹紫嫣红，美丽非凡。

长大后，我离开农村，住上
了楼房，但我还是喜欢将一些小
花小草移栽到花盆里，欣赏它们
花开花谢， 仿佛重返童年岁月，
顿感无限温馨。

对花草之爱，可能来源于母
亲。 母亲痴爱花，一年四季在家
里养花， 家里的花盘难以计数。
只要能开的花， 她就爱不释手，
非得把它移栽回家，把它们伺候
得无微不至。

母亲一直蜗居乡村，她的小
园见缝插针， 种满了各种花草，
春夏时节花团锦簇， 五彩斑斓，
给平凡的乡村岁月平添了无限
生趣。

左右邻居经常慕名而来，欣
赏园子里的花花草草。 母亲非常
仁慈， 除了在物质上接济乡邻，
还将自家养的花草赠与友邻。 赠
人玫瑰，手留余香。 当母亲看到
别人家的小园也开满鲜花，她便
开心地笑着，与人分享自己的养

花技巧。
母亲是个善谈的人，一旦抓

住对心情的人，她的话匣子打开
了，就再也关不上。 可以不无夸
张地说，如果把母亲每天说的话
都记录下来，她在一天内最少能
完成一部中篇小说。 邻居在她的
反复叮嘱下，逐渐接受了母亲的
养花经，果然将花草伺候得格外
上心。

母亲爱花出了名， 她作为小
村花神，播撒爱的花种，最成功的
案例就是将一种叫石竹的花扩散
到小村的每一个角落、 每一户人
家。 弄到这种花种，还有一个特别
的经历。 弟弟小时多病，为了治好
他的病， 父母经常奔波于各大医
院。 在医院就医时，母亲第一次看
到石竹花， 感觉此花矮小， 如碟
状，色彩艳丽，煞是好看。 母亲动
了心，捋了花籽回家种植，没想到
石竹花生命力极强， 很快生根发
芽，茁壮成长起来，开在园子里，
齐刷刷一大片， 如碟状的艳丽花
朵分外惹眼， 很快在母亲的极力
推广下普及开来。

遗传母亲的爱花基因，我也
很关注花草， 对花草格外殷勤。
可时代不同了，因为草原的过度
开发，那些在童年时司空见惯的
花花草草现在越来越难找到。 所
以，一旦看到哪一种野花，我都
会视若珍宝，想方设法弄来花籽
或幼苗来精心培育，在它上面捕
捉童年美好时光的点滴记忆。

在我家阳台上，不但摆放着
玫瑰、长寿、月季等花草，还摆放
着几盆诸如紫茄子 (紫花地丁 )、
婆婆丁等野花，闲暇时，我躬身
窗前，浇水、施肥，一样也不落，
一边伺候，一边满含期许，静待
每一朵花开。

虽然这些野花植株低矮，看
上去有点不伦不类，但开起花来
却毫不逊色， 一朵一朵艳丽芬
芳，惹人喜爱。周围邻居见了，都
爱围在窗前观赏，啧啧称赞。

为了投母亲所好，讨母亲欢
心，我有时也会把好看的花种或
花苗带回家，让母亲栽在老家的
小园里。

我一直钟爱丁香花，也曾釆
摘丁香花的花籽种在花盆里，待
出苗后移栽到老家的小园里。 盼
望着，盼望着，经过父母的精心
侍弄，两三年的光景，几棵丁香
花终于开出繁茂芬芳的花朵，如
期绽放自己的美丽。

父母望着开得烂漫的丁香
花，闻着馥郁的花香，每每笑得
合不拢嘴， 欣慰之情溢于言表。
得到父母的肯定，我感到无比自
豪，父母养育多年，能回馈一二
实属幸事。

此后， 我更加关注花草，把
更多的花草带回家，期待每朵花
都开出绚丽的花朵，吐露出馥郁
的清香， 满足母亲的爱花情结，
表达一下自己孝顺老人的拳拳
之心。

生命中会有一些让你满怀喜
庆、很高兴，但又有一点点不舍的
时刻如期而至，比如生日。

摇摇晃晃又是一年。
我 42 岁生日的这天没有早

一步， 也没有晚一天。 除了妻子
女儿在计划着要带我去哪儿大吃
一顿之外， 母亲的电话总会在这
一天的早晨准时打过来。“呵呵
呵，儿子，今天是你的生日，一家
三口吃好一点哦！ ”

记得去年这天过生日的时
候， 好朋友给我送了一份非常特
别而又十分调侃的祝福， 蛋糕上
写着：“多大啦？ 还好意思过生
日！ ”是呀，突然间觉得再过几年
就是“奔 5”的标准大叔，大张旗
鼓说自己生日还真不好意思。

70 后这一代人到今天，最年
轻的 41 岁， 最年长的 50 周岁，
枸杞加西洋参泡茶的年纪， 说年
轻有点勉强， 说老又有点心不甘
情不愿。 大家见面除了互相挤对
“你还是老样子”、“根本没有什

么变化”之外，无外乎就是互探对
方升职了没、 发财了没、 买房了
没、生二孩了没？ 交流有些伤怀，
甚至有点悲壮， 开始高调评价或
总结以前的某些事， 要不是当年
自己年轻不懂事， 现在会是如何
如何。 虽说现在大多还过得去，
但言语之间好像没有了以前的那
种高度自信， 或许是想着展示自
己沉稳的一面吧？ 大家越是在谦
虚着什么， 其实越是在掩饰着什
么。 生下来，活下来，都不容易；
愿望实现了也好，没实现也罢，坦
然接受才是真实的现实。

70 年代这一代人，理想大多
属于给点阳光就灿烂类型， 直接
干脆不做作， 譬如科学家、 艺术
家、 文学家。 最实际的当算我这
种类型， 梦想去小镇里唯一一家
国营瓷厂当工人， 不用下田种谷
却有国家粮吃。 如果理想再宏伟
和远大一点， 能够拥有一台桑塔
纳汽车， 那一定是自己的人生巅
峰。 虽然说现在早就达到甚至超

越了这点理想，但想一想，还是觉
得挺佩服自个儿。“青灯有味是
儿时”，没有过一张关于童年的照
片， 便是我的童年。 上世纪七八
十年代，一辆拖拉机进村，戴红领
巾的我们会发疯似的在后面追着
跑，猛地一个狗爬式跳跃，便把自
己吊在车厢后面， 随着拖拉机颠
簸一两公里， 待到车子爬坡时才
顺着慢速度跳下来， 然后嘻嘻哈
哈跑回家。 那种快乐与满足感现
在回忆起来还是挺有味。

放慢思绪， 我们平静地理一
理过去与现在。 所有人来到这个
世界上，一开始都是无忧无虑，因
为大家需求的东西少， 承担的责
任少， 所以我们得到的快乐也就
很多很多。 随着年龄的增长、理
想或欲望的增大、 社会家庭责任
的增加， 各种各样的负担和烦恼
也由此而生， 除了苦苦追寻和努
力打拼想要的东西之外， 很少有
时间去考虑自己是不是过得快
乐。 到了现在四十好几， 终于明

白了这个道理， 但最有青春活力
和事业激情的日子却离我们渐行
渐远。

四十好几， 人生开始步入中
年的门槛，即使你不去与谁比较，
自然而然也会被社会所比较。 有
人说， 不需要用太多物质的东西
去刻意包装自己， 只要健康地活
着，真诚地爱着，也不失为一种富
有。 可是，不论你承不承认，在每
个人的潜意识里， 都会拿自己的
房子、车子、位子，甚至是孩子，
与身边的人作比照， 以使自己从
心理暗示上确实拥有成功人士的
象征。 当然，到我们年过半百，待
50 岁生日那一天，你自豪地对大
家说， 我目前最好的成功是婚姻
成功， 最甜的幸福是家庭幸福，
这， 也不失为一种人生的成功。
因为，我们每个人对成功的理解，
以及为成功所付出的努力各不相
同。

70 后的我们，正处于“上有
老下有小”的中间支撑点上，大多

数人仍不敢， 也不会放弃自己的
理想，因为，放弃梦想很容易，但
坚持一定会是很酷的事。 同龄人
乐嘉说，他研究色彩性格学，坚持
不懈写微博文章， 就是要让曾经
看不起他的人请不起他； 黄渤做
过多年驻场歌手， 长得不那么英
俊， 但没有影响他成为大家敬佩
的好演员， 没有耽误他一路向前
成为新晋影帝。 四十好几的人知
道，沟沟坎坎、磕磕碰碰在生活中
不可避免， 万事胜意也只不过是
一个愿景罢了， 万里行游想要生
而潇洒， 一定得付出比常人多得
多的艰辛。

一个“奔 5”的人，在生日时
刻请记得感恩不辞辛劳的父母把
我们养育大，感恩知己的陪伴，感
恩家人让生活更多姿多彩。

知足所有的遇见， 尊重所有
的离开，70 后的我们依然是这个
社会的中坚。 愿 70 后们：有梦为
马，此生尽兴，随处可栖，初心不
改。 共勉。

□朵拉[马来西亚 ]

□李忠元

这 的年纪 □龙建雄

逝去的
□朱迎年

在工作和生活中， 时常
与人打交道， 免不了要答应
或承诺一些事情。 无论是主
动承诺还是被动答应， 只要
是承诺了， 就一定要想法子
去实现；万一承诺兑现不了，
也要提前跟人解释清楚 ，别
让别人失望或恼火。

古人云：“君子一言 ，驷
马难追”、“一诺千金”、“一言
九鼎”，皆说明说话中承诺的
重要性。 人以诚信立，诚不诚
信又以说话靠不靠谱、 承诺
兑不兑现为衡量标准。 凡个
人做不到的或不想去做的，
就别承诺；既然承诺了，就要
去努力实现。 这实际上是人
品问题。

有个乡友， 我在长达几
十年时间里曾多次帮助过
他。 二十多年前，他辞职离开
广州回老家，我为他饯行，还
给他一个大红包作路费 ；酒
至半酣， 他问我：“老家里有
什么要办的事没有？ ”我想试
一试友情的“硬度 ”， 便说

“有”， 接着便把一件要办的
事告诉了他。 他拍着胸脯，当
着众多陪客的面表态：“一定
办到！ ”“一定办好！ ”。

回到老家后， 一去十多
年， 他承诺我的事一直未见
回复， 也不知结果如何。 其
间，我多次回老家，也懒得催
问，几次会面，我的心里总是

“咯噔、咯噔”的，他也总是躲
躲闪闪、若明若暗。 我此时甚

至还“幼稚”而固执地往好处
想，认为他是被生活所迫，或
是忙得焦头烂额， 忘记了诺
言。

十多年后， 他居然又来
广东打工，要我帮他找工作；
我们又经常见面， 我多次请
他吃饭喝酒， 他依然不提原
先承诺的事。 此时，我也不想
因为一个承诺未兑现而看轻
和舍弃一个交往了几十年的
朋友，依然装作若无其事。 又
过了十年， 他再次辞工离开
广州， 我又请他喝酒吃饭饯
行；另外还有一个乡友作陪，
我给他们一人一份礼物，他
竟然把那个朋友的礼物一并
也要走了。 临出门时，倚在门
口， 又问我：“老家有什么事
要办的没有？ ”我想，再给他
一次救赎补过的机会， 于是
又说了一件很小的事， 他醉
眼蒙眬地满口答应 ， 还说 ：
“这次一定不负所托！ ”几年
过去了， 他答应的事情依然
一直未兑现。

有人说：“人性经不起试
探。 ”的确如此，我在这句话
的后面要补充的是：“承诺也
经不起认真较劲。 ”如果一认
真较劲，不仅会令人恼火，还
会产生许多烦恼。

在人生中不 要 轻 许 诺
言！ 不承诺，没有人强迫你；
既然承诺了， 就要强迫自己
去兑现， 这是以信用立世和
做人的起码规矩。

不轻许诺言
□杨德振

留住美丽

在我的藏书中， 关于饮
食烹饪方面的书不多， 可能
就十来本吧。 因为，我从来看
不起那些专讲吃喝， 或者美
其名曰“饮食文化”的作者和
他们的文字。

孔子曰：“一箪食， 一瓢
饮， 在陋巷， 人不堪其忧，回
也不改其乐。 贤哉，回也！ ”孔
子是这样赞美他的弟子颜回。

我不是颜回， 偶尔也会
嘴馋，但不至于要当什么“美
食家”。 读书人还是应该“为
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
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虽不能至， 然心向往
之。 后来读朱熹的书，感慨地
写下一段话： 因为没有风花
雪月， 才有了程朱理学中的
朱子说法：“存天理 ， 灭人
欲。 ”因为没有爱情，才有文
章。 有时候，文章就是寂寞人
生的一种“补偿”。

最近， 有一收旧书的老
板， 在电话里告诉我：“我最
近收了一位香港老板的一批
旧书。 但我估计你不大喜欢，
都是讲吃喝的书……平常你
是不大要这类书的。 ”

也许旧书老板也懂欲擒
故纵计，先说我不会喜欢，好
让我逆向思维一下。 确实，我
见到了书之后， 一下子就收
了一百多本。 卖旧书的老板
看我喜欢， 把这批书的价钱
卖得比平常高。

我把整理好的书摞好 ，
心里想，是啊，要是二十年前
遇到这些书， 我会不屑多看
一下；别说二十年前，就是十
年前， 估计我还是不会要下
这批书的。 不就是讲如何做
菜、做个厨子？ 今天怎么就会
要了呢？ 我想主要还是人生
不同阶段， 关注和兴趣点不
一样了。 恰好这批书在这个
时间遇到了今天的我。

东岳先生说过： 年轻的
时候讲性，年老的时候讲吃。
我不知道是不是不同人生阶
段有不同的内容， 但还是有
共通的地方，就是“食”。 古人
说：食色，性也。 那么，就食而
言何也？ 我曰：天也。 民以食
为天。

这批关于饮食文化的
书，作为我藏书的一种补充，
算是拾遗补缺吧。 不管东岳
先生说得对与不对， 我觉得
现在的我， 对饮食文化多了
一些兴趣。

想想， 我现在虽不能做
个厨子， 但愿意拿出点时间
关注这个领域的文化， 这大
概应该与年龄有关。

近一两年， 在古旧书店
看到几位朋友的书， 有一种
落叶知秋的感觉。 我自己在
寻思，别人都把书往外卖了，
我还在不断把书买回来……

换个角度想， 这正是我
与他们不同的地方， 我是人
在书在，就像士兵的誓言：人
在阵地在。 人书相处，只有人
弃书，却没有书弃人的。

我的两三万册书就像我
麾下的三军将士， 我虽没什
么功业可言，但也曾：金戈铁
马， 气吞万里如虎……如今
落魄，还在“招兵买马”，还想
着“铁马冰河入梦来”。 偶然
的月夜下，醉里挑灯看剑，梦
回吹角连营，沙场秋点兵。

如今， 我得为我的三万
将士找个归宿，我会等到、见
到那么一个可托付的人吗？

我知道， 这个人就在茫
茫的人海之中， 只是我的呼
唤能得到回应吗？ 记得英国
作家哈代说过： 心灵的呼唤
是很难引起回应的。

可我还是顽固地相信：
凡事皆有可能， 凡事总有例
外。 上天自有好的安排。

书事漫谈
□陈刀

长风（国画 ） □杜宁

时光

枸杞泡茶

对花的认识 ，大多先在文字
里看见 ， 字里行间让我喜欢上
了 ，才慢慢去了解它们 。 在四季
分明的国家里的有些花 ，在我生
活的热带环境不可能遇见。 之所
以爱上不同的花 ，关键在于我喜
欢文字 ，往往是作者的描述引领
我把心交给那朵她笔下的花。

长篇小说 《穿心莲 》的作者
潘向黎 ， 把梨花写得那么淡雅 ，
清冷 ， 而且是在小说一开始 ，刚
翻开书页 ，那一树梨花就开出来
相见 ，“璀璨 ，好像用银子碾得薄

薄的做出来的 。 ”若梦似
幻 ，仿佛假的 ，又像是真
的 ，作者还加上背景 ：“上
面还有月光照着 ，这么耀
眼却是无心的 ，所以毫不

做作，自在得很。”
读 者 和 作 者 一 起
看呆了，“站久了，
居 然 看 到 几 瓣 飘

了 下 来 ，
像 绝 色
女 子 在
静 夜 无

人时的一声叹息 ， 不要人听见 ，
但若听见了就不能忘记的 。 ”因
为再也无法忘记 ， 开始去寻找 。
之前未曾听过 、 未曾看过的梨
花 ， 真实的面貌究竟长什么样
子？

在宋代王雱感叹韶华易逝的
时候 ，“海棠未雨 ， 梨花先雪 ，一
半春休 。 ”海棠花瓣还未像雨点
般坠落 ，梨花已经如雪花般纷纷
飘荡 ，春天过去一半了 。 我便发
现梨花开在春日。 春天是赏花最
好的季节。

果然 “梨花风起正清明 ，游
子寻春半出城 ”， 梨花之美诱人
摩肩接踵出城去观赏。

唐朝时期的洛阳 ，诗人崔颢
看到 “三月梨花飞 ”，而岑参还告
诉我们 “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
万树梨花开 ”， 让人眼前更是一
亮。 从日本看樱花回来的朋友大
赞日本人生活风雅 ， 樱花盛开 ，
大家相约去 “花见 ”，意思是到花
树下喝酒、吃点心，一边赏樱。 但
她不知道日本这做法是仿效当
年唐朝贵族赏梅的优雅。 唐人初
春赏梅，仲春赏梨花。 冯贽在《云
仙杂记·为梨花洗妆 》中记录 ，梨
花盛开季 ， 王公贵族派人来挑
选 ， 看中哪棵树型高大优美 ，花

开灿烂 ， 便付钱买
下 ， 订日期带家人
朋友到树下摆酒吃

食 ，唱歌跳舞 ，目的为取悦梨花 ，
希望梨树精神焕发 ， 繁茂开花 ，
日后结更多果实 ， 这棵树的梨
子 ，属于他家的呀 。 这场喝酒唱
歌的风雅盛会叫“洗妆酒”。 还有
文人雅士相约到梨树下谈文说
诗 ，“共饮梨树下 ， 梨花插满头 ，
清香来玉树，白议泛金瓯”。 一起
在梨树下喝酒 ， 梨花纷飞飘飏 ，
落在头上像插了花一样……真是
会享受生活的古人呀！

气候温度 32℃的热带 ，开不
出素净雅致 、 不施粉黛的梨花 ，
然而像雪一样洁白无瑕 ，晶莹剔
透的梨花纷纷开在诗人的笔下 。
杜牧 “砌下梨花一堆雪 ”，苏东坡
“梨花淡白柳深青 ”，贺铸 “三更
月 ， 中庭恰照梨花雪 ”， 温庭筠
“梨花雪压枝 ”，王周 “梨花如雪
已相迷”。

终于 ，确定梨花的色彩皑白
如雪 。 大自然是公平的 ，一般绚
艳鲜丽的花不香 ，素雅清冷的白
花总带异香。 “占断天下白，压尽
人间花 ”的梨花 ，芳香味道在纸
上飘逸不绝 ，李白 “柳色黄金嫩 ，
梨花白雪香 ”， 丘为 “冷艳全欺
雪 ，余香乍入衣 ”，王洙 “院落沉
沉晓 ，花开白雪香 ”，陆游 “粉淡
香清自一家 ，未容桃李占年华 ”，
李渔 “雪为天上之雪 ，梨花乃人
间之雪 ；雪之所少者香 ，而梨花
兼擅其美”。

寻找梨花为解 开 潘 向 黎 在
《穿心莲 》 中选择梨花作为开篇

之谜 。 待将小说读到最后 ，即将
结束时 ， 梨花又回到小说里 ，回
到开头时绽放的盛况。

梨是不是离的谐音？ 梨花是
否代表着分离之花？

人生的路走到某一个阶段 ，
分离自动会来找你 ，无论多么不
舍 ，多么无奈 ，你都得接受一个
难以接受的事实 ：人生就是不断
分离。

分离是成长过程中最难的功
课 ，我们还是要以积极正面的心
态去面对 ，尽力做到 “尽管分离
了，也还要继续开花”。

花会开， 花会落， 人生不断
离离合合 ，最终让我们学会平心
静气接受分离 。 之前免不了难
过 、流泪 、痛苦 、悲哀 ，就像梨花
的纷纷坠落 ，这些哀伤苦痛也会
坠落。 隔年春天，梨花还会开，分
明暗喻着 ： “分离是为了成就更
好的自己。 ”

带泪的时候也带着微笑给自
己打气 ：“花的离开 ，是为了下一
次更美丽的绽开。 ”

梨花开又落 ， 梨花落又开 ，
但一切都不一样了 ， 人在与亲
友 、和自己不断的
离别中成长。 成长

为自己想要成为的自己。 小说其
中一个章节 ，是女主角深蓝在梦
中遇见从前的自己 ，这就提醒了
我们 ，只有继续成长才不会愧对
年轻的自己。

“所有的花开 ，都是一
场大任性 ， 不问人看还是
不看 ，懂还是不懂 ，自顾自
开个尽兴 ， 然后也就随意
谢了 ，必须这样倾其所有 ，
全力以 赴 ， 一 往 情
深 ，义无反顾 ，才能
纵情绽放一次。 ”

潘 向 黎 在 小 说
结 束 是 这 样
说梨花的 ，说
的 正 是 每 一
个 人 的 人 生
呀。

寻觅梨花


